
37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少儿文艺责任编辑：教鹤然

■关 注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
现实主义创作笔谈现实主义创作笔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
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中国文学从未忘却“走向
世界”的初心，始终坚定不移地通过多种传播途
径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演绎中国故事，讴歌中国道
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当下，儿童文学相较
于成人文学更具优势，让其“先行”实为良策。

中国儿童文学是关系少年儿童健康发展的
“人学”，具有世界性阅读的未来发展潜力。一方
面，优秀的儿童文学是全球化语境下的“立人”
之作，集普适性、纯真性、审美性、教育性于一
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儿童文学佳作都内
含世界性因素，它力求表现全人类共通的、基础
的精神要求与基本美德，内涵童心、自然、游戏、
社会化发展等全球儿童文学的共享主题，是足
以跨越地域与国界的。另一方面，世界儿童文学
因同而互赏互鉴，具备良好的沟通基础。从某种
程度上说，它们从同一摇篮孕育而出，即人类最
初的文学形态、儿童文学创作重要的源泉之
一——上古神话。换言之，相隔万里的中国和欧
洲常流传着情节相似的童话，如法国夏尔·贝洛
的《灰姑娘》、丹麦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和爱
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均可在
中国古籍《吴洞》《高僧传·鸠摩罗什》和《太平广
记·新罗长人》中觅寻到类似书写。

中国儿童文学身处世界儿童文学场域之
内，放眼世界，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也具有在场
性。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是目前世界儿童文学界
公认的最高荣誉，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
就有多位作家和插画家获得该奖提名，如孙幼
军、裘兆明（1990），张之路、陶文杰（2006），秦文
君和熊亮（2018）等。更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作
家曹文轩喜获这一最高荣誉，实现了华人在该
奖上零的突破。而且，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在场

性不但体现在创作界，理论界亦是如此。国际格
林奖与国际安徒生奖齐名，是世界儿童文学界
的另一权威奖项。2012年，儿童理论家蒋风成为
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可以说，多年来在国际
儿童文学重要奖项中的提名与获奖，是中国儿
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场域内不可或缺的在场
性的有力体现，亦是中国儿童文学世界性因素
的外显。

中国儿童文学具备可译介性，儿童文学的
世界性阅读需依托翻译得以完成。仍以国际安
徒生奖为例，从历年的评委会主席名单中可看
出，迄今为止的14位主席中有4位来自美国、2
位来自澳大利亚，其他8位分别来自于英国、斯
洛伐克、加拿大、西班牙、伊朗、南非、丹麦和巴
西。从评委所掌握的语种中可以看出，汉语并不
属于优势语种，中国儿童文学必须在翻译中实
现世界性因素的外显，2016年和2018年两届评
委会22位评委的通用语均为英语，只有来自中
国的吴青熟悉汉语，其他评委的主要语种还有
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

全球儿童文学的出版繁荣，为中国儿童文
学的海外译介奠定了良好的外部基础。在纸媒

“黯然屈身”与新媒“闪亮出场”的背景下，儿童
文学图书出版仍能逆风前行，实属当之无愧的

“朝阳产业”。根据Publisher Global 所提供的全
球出版行业名录，目前，全球有842家出版社出
版童书，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渠道可谓极为丰
富。不过，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和外
宣图书书单中儿童文学所占份额却不多。究其
内因，有宏观亦有微观。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
产业发展格局有待完善，需形成合力之势，推出
品牌图书，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缺乏强有
力的原创作家和卓越译者，亦是横卧在中国儿

童文学世界性阅读之路上的两只拦路虎，如何
在实践中摸索出基于中国特色的国际创新之
路，进而通过译者导航将之引向全球舞台，这一
任务已迫在眉睫。

中国儿童文学极具现实性和当下性。茅盾
在《关于“儿童文学”》中指出，“儿童文学”这一
概念始于五四时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
学，指的是用现代白话文和文学样式，表现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儿童现实生活、思想感情的文
学。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儿童文学发
展了 100 年左右，其主题多直面百余年间中国
儿童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共时性问题与历时性动
向。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儿童书写中，
不少中国作家已将商业化、城市化等全球性元
素融于儿童文学的艺术建构过程，使世界儿童
读者的阅读视域更广阔、多元。以往较少涉猎的
主题渐入到儿童文学书写之中，如男女生性别角
色的错位、单亲家庭、师生关系、青春期生理卫生
常识教育、亲子关系、儿童与商品化社会的关系
等。这些主题不但能令读者更全面、客观地了解
当代中国儿童的生活现状和文化特质，而且拉近
与受众间的距离，较容易产生共鸣感和认同度。

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性有效地提升了异域
读者对作家可接触性的期待。传统文学场域内，
作家与读者见面几率小，一切关系建立在文本
之上，作品的深入人心仅因其思想与文字。而
今，影响作品阅读的因素较复杂，作品优劣不再
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作家和读者间已逐渐形成
了一种新型关系。当代读者多期望能在文本阅
读外深入了解作者，并与之互动、沟通，尤喜关
注作家在收音机、电视等多样渠道上的访谈。条
件成熟时，甚至会亲临现场，就作品内容、作家
思想、审美阅读等层面与作家实时交谈。多数书

写中国儿童故事的当代作家可接触性较高，为
了能将更多的异域潜在受众转化为实际受众，
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阅读也可在政府与大众
共同助推的基础上，加强优秀作家的宣传，如积
极参与线上线下各类演讲、访谈和各种读书会
活动，开通并实时更新开放性社交平台内容，保
持与受众的紧密联系。这是提升作家海外形象、
深化其作品内涵，扩展异域影响的重要手段。

全球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具有同构
性，可为中国优秀儿童文学的海外阅读“保驾护
航”。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
条件下形成，具有特定时代底色，也呈现出不平
衡和差异特质，但是发展的同构性使得这种不
平衡和差异性游走在一定范围内，或早或晚，或
高或低，始终处在个体演进的系统过程中。任何
一部形象感好、游戏性强、语言深入浅出、情感
直抵童心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可在他乡拥有惺惺
相惜的读者。2007-2010年间，作家杨红樱笔下
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图书的英文版在英美地
区销售 10 万册，购买其版权的哈珀·柯林斯集
团认为，“说英语的孩子们能够通过阅读杨红樱
的作品，通过那些生动幽默、简单易懂而又极富
时代感的故事，来了解当代中国儿童的生活现
状，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

儿童文学读者的阅读习惯多未成型，更具
兼容性和可塑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上的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各年龄段的儿童，对多元文
化都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认知。在他们心
智发展的过程中，用真善美的各国儿童文学培
育其广博的阅读视域，塑造其健康的灵魂不无
裨益。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学译介场域内尚
少见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文本。笔者认为，中国
儿童文学译介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树立与海

外教育系统“无缝对接”的意识，阶梯式地选出、
编出、译出既符合异域教育政策又适宜教育教
研的文本。需要指出的是，在努力实现与海外教
育体系挂钩的过程中可双语并重并行。中国儿童
文学“走出去”不应仅局限于依托译介，原本的海
外阅读亦不容小觑。一方面，海外华侨后裔多有
对母国语言和文化了解和继承的渴望。另一方
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已意识到了解汉语的重
要性，他们常将译本当作平行文本，与汉语原本
进行比较阅读，实现了两者间的有效互补。

国际文学受众的培养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儿童文学处在中国文学整体译介的基础
层，是实现中国文学逐级译介的重要保障。中国
儿童文学不但是中国文学译介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其队伍中排头兵。如何抓住不同
年龄段的异域儿童读者，将中国优秀的儿童文
学译介出国门，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文学实现
世界性阅读的基础性工作。

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坐标上，无论以怎样的
方式进行描绘，中国儿童文学都注定是一个无
法绕开的基点。以曹文轩、蒋风为代表的中国儿
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家获得国际儿童文学奖项，标
志着中国儿童文学海外传播开启了新的纪元。要
摆脱一说起“中国文学走出去”只想到古典文学
和现当代文学的思想桎梏，儿童文学作为中国文
学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是传播中国
语言、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窗口。鉴于儿童文学的
特殊优势，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可有的放矢，不
妨让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与出版先行，令异域的
小读者和部分成人读者管中窥豹，增强阅读学
习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的兴趣，进而为后期整
体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马来西亚思特雅大学副教授）

中国文学“走出去”，儿童文学可先行
□花 萌

儿童文学作家们要秉持现

实主义精神，让儿童感知到时

代的波澜，以儿童本位把握重

大现实题材，用日常叙事反映

宏大主题，让作品首先是文学

的、现实的，然后才能担负得起

主题的重量。这是新时代儿童

文学主题出版的一个指向。本

期特邀儿童文学作家、中国计

量大学副教授柳伟平，谈谈现

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广度、深度

与密度问题。

——编 者

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广度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广度、、深度与密度深度与密度
□柳伟平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要求文学作品
关注现实、直面人生，侧重于如实地反映现实生
活。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积极
观察、体验生活，按照生活本来样貌，进行精确细
腻的描写。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因为救亡图存、启
迪民智的需要，中国文学与现实紧密联系，使现
实主义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儿童文学也
不例外，主动选择了现实主义路径，关注少年儿
童生存状况、精神生命成长的现实，以此来影响
儿童的价值取向。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积极参与
少儿主题出版，书写重大时代主题，在更广阔的
空间中展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与时代同
频共振，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大大开阔了儿童文
学的表现疆域。新时代以来，在中国作协“重点扶
持”专项和出版业“主题出版”选题的激励下，许
多作家投身于现实主义书写的浪潮，经过十余年
的探索，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在广度、深度、密
度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作品是对本
世纪初儿童文学过度娱乐化的反拨，让儿童感受
到成长中的曲折与阵痛，从而获得真正的人生力
量；有利于儿童认识现实，感知时代巨变，激发爱
国情怀；能引导儿童关爱弱势群体，对人世增添
悲悯之心，内心增长坚韧力量。

广度广度：：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

新时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扎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扎

根于现实生活根于现实生活，，在时间在时间、、空间两空间两

个维度对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个维度对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

进行了有力的拓展进行了有力的拓展，，呈现出新的呈现出新的

书写样书写样貌貌

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扎根于现实生
活，不断突破题材惯性、开阔写作视野，不仅书

写儿童的校园家庭生活，还关注红色军旅、城
镇化发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生态文明等题材，将儿童生活融入
中国发展的故事，让儿童感知到大时代的浩
瀚波澜，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儿童文学的
表现疆域进行了有力的拓展，呈现出新的书写
样貌。

其一，从时间维度来看，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
文学关注“历史儿童”与“当下儿童”，书写中国式童
年。比如吴洲星的《乌篷里的红》再现建党历程中
的少年儿童；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薛涛的《满
山打鬼子》、张品成的《我的团长我的兵》、左昡的
《纸飞机》、舒辉波的《躲猫猫》等作品书写战火中
的儿童，直面人性，反思战争；张之路的《吉祥时
光》和马三枣的《慈江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儿童；孟奇与杨飞的《马兰的孩子》以儿童视角书
写新中国核事业；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牧
铃的《南方的牧歌》、吴岩的《中国轨道号》以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时代背景；彭学军的《建一座
瓷窑送给你》、王琦的《小城槐香》记录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儿童生活；祈智的《二宝驾到》、徐玲
的《永远第一喜欢你》的故事则发生在国家鼓励
生育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些作品时间跨度极大，
比如徐鲁的《远山灯火》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一
生，串联起革命战争、抗美援朝到建设小康社会
等不同历史时代中少年的成长历程，从20世纪
2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许诺晨的《百年仁心》选
取抗日、女排、抗洪三个横截面讲述行医世家的
百年历程。这两部作品为儿童文学创作史诗式

“大河小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二，从空间维度来看，新时代现实主义儿

童文学关注乡村儿童、城市儿童以及流动儿童，
并往往触及中国当代的民生大事，密切关注社
会巨变和文化变迁。比如邓湘子的《像蝉一样歌
唱》、胡永红的《上学谣》、陶耘的《梦想天空》、宗
介华的《大槐树下》、唐池子的《我的阿角朋》、董
宏猷的《金唢呐》等，讲述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背景下乡村儿童的生活；秦文君的《云三彩》、舒
辉波的《心里住着好大的孤单》等展现了农民工
子弟进城的心路历程；王璐琪的《十四岁很美》、
吴依薇《时间里开出的花》、常新港的《尼克代表
我》、孙卫卫的《一诺的家风》中的城市儿童虽然
生活相对富足，但经受着科技进步、价值观更迭、
教育“内卷”、代际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有不
少作品聚焦于“边地儿童”，比如薛涛的《桦皮
船》、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邓西的《秘
境回声》、张国龙的《麻柳溪边芭茅花》、王勇英的
《花一样的衣裳》展现出边缘地域的独特文化；周
敏的《沙海小球王》和刷刷的《八十一棵许愿树》
与援疆工作、民族融合有关；王璐琪的《列车开往
乞力马扎罗》更是超越国界，放眼中国援非工作。
还有些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聚焦当代军旅题
材，如裘山山的《雪山上的达娃》、史雷的《绿色山
峦》、刘海栖的《小兵雄赳赳》、曾有情的《金珠玛
米小扎西》、陆颖墨的《蓝海金刚》等向儿童展现
了当代军人的阳刚之气和报国情怀。这些作品填
补了许多题材空白，使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版图
在广袤大地上不断延伸，不同地域的童年生活参
差多态，蔚为壮观。

深度深度：：现实主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心灵观照义儿童文学的心灵观照

儿童文学的主题出版应该遵

循现实主义精神，用儿童视角来

检视历史与现实内容，遵循儿童

的特质，从而培养孩子们的人文

精神、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有人将儿童文学视为“爱与美的王国”，但少
年儿童的生命本相并非总是无忧无虑、快乐自
足、天真无邪的，他们会面临许多现实问题，除了
极致的“物质苦难”之外，还有心灵精神的困境。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
示，抑郁风险检出率一项，4-6 年级学生为
11.4%，初中生为26.6%。因此，新时代现实主义
儿童文学除了客观呈现外在现实之外，还要基于
个人感受，洞悉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
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儿童心灵和精神予以观
照。鲁迅说自己创作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
的注意”，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也要正视儿童的“病
苦”，引起社会关注，并尽可能提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很多时候，儿童（或童心）又是医治社会“病
苦”的良方。

其一，正视儿童心灵困境的丰富样态。比如
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中，吴小小身处虎妈狼爸
的高压管理之下，没有“人权”，严重缺爱，于是对
父母进行无声地抗争；汪玥含在《沉睡的爱》中写
了一个重组家庭中严重自闭的孩子，在《我是一
个任性的孩子》中刻画了一个缺乏安全感、存在
感而患上暴食症的孩子，因此揭示造成问题儿童
的环境因素；洪永争的《船儿归》里，男孩杨向阳
遭遇爸妈冷战、阿妈离家等生活变故，独自面对
黑暗与孤独；简艾的《六年级的时间维度》、张玉
清的《画眉》、张国龙的《梧桐街上的孩子》等作品
都揭示出校园霸凌、网络暴力等儿童成长环境问
题。这些作品直面少年儿童成长困境，也试图探
索困境的成因，从而助推社会对教育功利化、校
园暴力等问题进行反思。

其二，写出儿童心灵成长的具体过程。现实
主义儿童文学一般都同时包括外显的行动冲突
和内隐的情感冲突，不仅有精彩的故事，也有对
心理变化的揭示，让同为少年的读者不仅为故事
情节牵肠挂肚，也能在主人公正视现实、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感受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并收
获共鸣、抚慰与启示。比如李东华的现实主义儿
童小说《焰火》《小满》等作品中，细致地描写儿童
心灵成长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少年儿童出现
心灵创伤后，会用情感保护壳将自己封闭起来，
避免承受更多的痛苦，然而这其实并不利于孩子
的内心成长；第二阶段，少年表达出内心的不满，
并初步挣脱出情感的保护壳，但一遇挫折，极容
易缩回壳内；第三阶段，少年们品尝过真正的情
感满足，主动进行艰辛抗争以后，最终收获了心
灵成长。这样的小说正视少年心灵成长的艰难，
让少年读者感到青春被尊重、内心被理解，从而

得到真正的抚慰和激励。
其三，用童心来疗愈社会病症。新时代现实

主义儿童文学重视儿童的精神价值，遵循儿童的
特质，比如天真活泼、富有游戏性、强烈的正义
感、深厚的同情心、充满好奇心等，使童心成为医
治社会的良药。王璐琪的《十四岁很美》是一部勇
气之作，切入社会阴暗面。小说中少女姜佳因性
侵而导致身心受创，而本应保护她的成人们却为
之束手无措，压抑与灰暗的基调弥漫全书，但就
在这样的重重困境之中，姜佳坚守着内心的善，
终于冲破黑暗，拯救了自我，也给所有人以力量。
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里，小苏因心灵受创，而
在乡村支教中，既帮助学生成长，心弦被童心触
动，灵魂被童心洗涤，最终获得了精神的疗愈。

密度密度：：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日常叙事儿童文学的日常叙事

细腻细腻、、真切真切、、绵密的日常叙事绵密的日常叙事

能让重大现实主题能让重大现实主题、、宏大叙事具宏大叙事具

有真实可信的细节有真实可信的细节。。儿童文学主儿童文学主

题出版需要通过日常叙事的变题出版需要通过日常叙事的变

化化，，凸显对人民的温情与关怀凸显对人民的温情与关怀，，提提

炼生活素材炼生活素材，，呼应伟呼应伟大时代大时代

艾布拉姆斯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是要“体验
貌似真实的日常经历的种种形式，以此营造小
说的现实主义效果”。日常生活是我们具体可
感、充满可信度的生存经验，看似琐碎、惯常，但
包裹着我们，甚至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去积极
观察、体验生活，按照生活本来样貌，进行精确
细腻的描写，同时强调经验的特殊性，将人物设
置在某个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也注重语言的即
时性，让小说家开始真实描述个人经验，重视语
言的指称媒介功能，实现文本与描述对象之间
的紧密性。

现实主义小说是要让读者体验真实的日常
经历的种种形式，并以此营造小说的现实主义效
果，因而日常叙事的“密度”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非
常重要。所以，细腻、真切、绵密的日常叙事能让
故事显得真实可信、真切动人。

首先，日常叙事包含着方向性。许多宏大的
历史事件作用于普通个体时，都体现于日常生活
的改变，比如史雷的《正阳门下》中，时代背景是
日本投降、国共内战，但对于老百姓而言，最直观
的还是美国大兵骚扰平民、物价飞涨、街头学生
妨碍了交通等。而这些浓稠、密集的生活细节，昭
示着民心所向，汇成洪流，最终左右了历史方向。
再如黄蓓佳的《野蜂飞舞》，写的是抗战时期华西
坝上的“另一所西南联大”，国难当头，空袭不绝，
但儿童所见却还是日常琐事：桑林里摘桑葚，姐
妹间的别扭，走夜路去弹琴，童子军拉练，头上长
虱子……正因日常生活幸福有趣，让人无比珍
惜，所以后文中孩子们长大后参军抗日，才显得
十分自然。儿童文学要表现重大主题，不能图解
宏大的概念，而要通过绵密、细腻、悠长的日常叙
事，通过家长里短、吃穿用度、玩闹嬉戏、悲欢离

合，展现个体的命运与抗争，才能由点及面，从小
见大，反映出宏大的时代主题，昭示历史演进的
具体历程。

其次，日常叙事也凸显着人民性。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
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
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种情感、梦想、冲突
和挣扎，往往都表现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杨
志军谈及小说《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时，说自己
想通过“一本儿童小说把这几年藏区的发展都
融合进去”，故事大背景是因为大气变暖、过度
放牧，草原逐渐退化，政府要求藏民们迁居城镇
以保护生态平衡，但作者笔下却都是草原孩子
的日常生活：驮盐、煮酥油茶、养育小藏獒、剪羊
毛、擀毡、转山……笔触温情而质朴，但又书写
出了藏民们的真实处境。再如陶耘的《梦想天
空》调动了自己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小说中充
满了儿童的游戏、乡村的习俗仪式和饮食文化，
吸引着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建设家乡。邓湘子
在《像蝉一样歌唱》的后记中写道，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品都是“渗透了土地意识的生命质感和
审美感觉”，而这种质感与感觉，就是因为对日
常生活的准确书写。新时代语境中的人民，不再
是宏大叙事中面目模糊的背景，而是具体的人。
儿童文学需要通过日常叙事，凸显出对具体个人
的关怀，把人民的所思所感、真实困境都表达出
来，才算真正了解了时代的风尚，把握住社会的
脉搏。

再次，日常叙事也充满典型性。写作日常生
活也并非兼容并蓄，泥沙俱下，而需要一个提炼
的过程，去芜存菁、由表及里。日常生活素材如何
拣选，如何呼应重大现实主题，自然也是作家用
心所在。史雷在《绿色山峦》中，写孩子们在大院
里玩打仗游戏，去古桥镇赶集，到茶馆听书，河中
玩水遇险等日常图景，“该作多见生活化场景，但
往里走，事件与意蕴却内呈万千慷慨气象，给读
者带来了有如高天流云般的崇高之气”。作者采
用了暗示法，带出众多军人、知识分子、工人跋山
涉水，来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旷野中建设国
防工业的宏大背景。比如，战士小成都带着小主
人公杨树去看哥哥成功之墓，道出军人的艰辛；
从伙伴毕司令听出说书人的各地方言，引出部队
大院中的军人来自五湖四海；从一场洪水，写出
军民鱼水之情；从杨树邀请军人张平当体育老师
的事件，引出这支部队的历史，以及军人在和平
年代的牺牲。吴洲星《乌篷里的红》的主人公江梅
若从水乡少女逐渐成长为红色力量，用细腻的日
常叙事展现出建党的大势所趋。这样的写法，就
是从日常叙事之中找出典型事例，表现出宏大的
现实主题。

要完成高品质的主题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
作家们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显然不够。他们不仅
要做形而上的思考，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趋势，还
应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做到“身入”“心入”

“情入”，沉入各种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去体察、
把握不同个体的生存状态，从而培养出丰沛、真
实、深切的情感，明白人性之微妙、生活之深广，
才能写出既沛然大气，又细致绵密的儿童文学作
品来。


